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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 《奇石》 中的 “飞散” 探究
钱建伟

摘　 要： 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的新书 《奇石》 跨越 １２ 年， 用外来者的眼光描述了来自中国、 美国、

日本、 尼泊尔以及埃及 ５ 个国家的 ２４ 个故事。 旅行、 迁徙、 探寻乃至逃离的人们在文化上同化、 被同化，

或者形成混合状态。 书中所述的各国故事很好地阐释了后殖民研究中的飞散概念， 以及作者在无形中流露

出的帝国飞散视角； 有关中国当今改革变迁中人们的故事亦阐明了 “故土飞散” 这一概念： 处于时代变革

中的中国人虽未流落他国， 却在故土上同样演绎着背离传统、 文化混合以及繁荣衍生的飞散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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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的 “飞散”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一词最早是指犹太人的大流散， 离开本国去他国生活和工作， 而后

泛指任何民族的大移居。 追溯其希腊语词源， 飞散指 “种子或花粉 ‘散播开来’， 植物得以繁衍”。［１］ 由

此， 传统意义上的飞散必是由迁徙、 移民等导致， 与背井离乡的流亡者有关， 叙述其在新旧环境与文

化中所面对的文化冲突与混合、 对身份的探究以及寻根等概念。 流亡者跨越地域、 民族， 在至少两种

文化的夹缝中怀念故土， 抑或融入新文化环境， 再或在二者中竭力寻求平衡。 流亡作家们通过 “个人

史或是家庭史来写民族史和族群史” ［２］叙述漂泊与苦难， 重生与融合。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对俄罗斯

的塑造， 托尼·莫里森对非洲移民的描述， 卡勒德·胡塞尼离开、 重回祖国阿富汗又再次回归到美国

的 “家” 中的经历等， 都是如此。
作为后殖民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 飞散除了关注从殖民地流亡到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民外， 也关

注流向第三世界的欧美 “帝国飞散者” ［１］（１１７） 。 理论家们关注飞散的文化性和政治性， 讨论流亡者的话

语权、 自我与他者等概念。 无论是讨论殖民者统治的优越感还是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 后殖民飞散研

究都更具政治性。
然而在当今社会背景下， 上述飞散概念仍有其狭隘之处。 本文通过细读被美国 《华尔街日报》 誉

为 “研究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在中国旅居生活 １２ 年的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新

书 《奇石》， 并对其中来自 ５ 个国家的故事分析对比， 试图说明海斯勒无时无刻不体现于书中的 “帝国

飞散” 视角； 同时， 本文通过分析书中所述那些生活在故土 （从未离开故土， 或是离开又回归故土），
却在时代变革下同样经历着文化冲击、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故事， 试图对后殖民

飞散理论稍作补充， 提出 “故土飞散” 这一概念， 这类 “流亡者们” 没有背井离乡， 却同样或怀念过

往， 或敬畏未来， 抑或在摸索中寻求某种出路。

一、 帝国飞散： 放逐中对美国的再造

飞散向来有传统派 （社会学、 人类学派） 和后现代派 （文学、 文化研究派） 之分。 传统派贴近现

实， 研究飞散群体的类别及特征， 而后现代派更注重精神意识层面的飞散探究。 根据科恩在 《全球飞

散： 概论》 中的传统派分法， 飞散群体应包括 “受害飞散群 （如曾受迫害的亚美尼亚人）、 劳工飞散群

（因劳务输出而到国外工作的群体）、 帝国飞散群 （因帝国主义扩张而去第三世界国家的欧洲人）、 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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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散群 （因贸易、 商业活动而到其它国家的商务人士）、 文化飞散 （如在加勒比地区存在的混合型文

化） ”。［１］（１１６）在后殖民理论中， 这些由前宗主国即欧美国家流向第三世界的帝国飞散人群通过 “游记、
历史著作或传记等叙述……基于殖民秩序的优越感……或是表达……对受压迫民族的极大同情感， 及

对西方帝国主义思想的莫大的憎恨感”。［３］ 如此定义下的帝国飞散群要么是意图去同化曾经被压迫的民

族， 要么就是去揭露自身的黑暗面， 而和被压迫民族并肩站在一起。 作为强势的一方， 他们不需要像

第三世界飞散群体 （或叫前殖民地飞散群体， 即由前殖民地国家移居至西方国家的人口） 那样面对漂

泊与苦难、 抉择是否应该铭记故土文化、 卑躬屈膝地融入新世界、 进行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等问题，
而是更多地关注他们自己所带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他们保持自身的优越感， 充当本国文化 “传教士”
的角色； 他们主动被第三世界同化， 彻彻底底地成为他们所同情的民族中的一员； 他们在这种挣扎中

逐渐成为 “混血儿”。 面对这些选择， 他们总是掌握着主动权， 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当今科技全面联通

全球的大环境下， 帝国飞散群体体现出更为丰富且复杂的特征， 值得进一步对其思索与探究。
海斯勒在 《奇石》 的序言中提到： “我尽可能地把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 ［４］ 这其中的

“尽可能” 包含着尝试与无奈： 尝试用公平客观的角度去叙述， 不戴有色眼镜， 不用作为一个来自发达

国家的优越视角去看待他所处国家的人与事， 可他又无奈于这种尝试极有可能以失败告终。 笔者认为，
海斯勒的尝试无可挑剔， 但是书中仍随处可见他作为美国人、 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帝国飞散的视角。
他选取的事例、 在故事中与人们的对话、 他的行为举止都是一种由上往下的优越视角。 然而， 在中国

十多年的生活又让他主动接受被同化， 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混合者。 他恰好成为上述的 “混血儿”。
《奇石》 是一本主要关于中国的书， 也包括来自日本、 埃及、 尼泊尔和美国西部的几个故事。 作为

驻外记者的海斯勒游历这些国家和地区， 以外来者的身份观察， 极力采用融合的视角， 却无时无刻不

显示着其美国国民性。 他的身上保留着传统的帝国飞散者的特性。 海斯勒 １９９６ 年加入美国和平队来到

中国， 然而， 对于和平队的指导手册， 他却没有什么好感： “美国人对于发展中世界国家的看法相当古

板”，［４］（１７７）这些国家或是需要被拯救， 或是令人感到恐惧。 美国优于这些国家， 队员们似乎如若不充当

那里的救世主， 那就应该对那里的荒蛮落后感到胆战心惊。 尽管海斯勒已经认识到这种观点不当， 但

他还是未能克制自己的优越感。 ２０００ 年， 北京为申办奥运会而在胡同里修建的公共厕所被海斯勒戏称

为 “奥林匹克卫生间” ［４］（２８） ， 这种在海斯勒看来极具戏剧性——— “仿佛是一道光从奥林匹斯山直接照耀

到这条窄小的巷子， 随后留下了一座宏伟的建筑” ［４］（１５） 。 如果考虑到奥林匹克厕所便利的现代化设施，
对居住在胡同里的人们生活的改善， 早已将这种便利视为寻常的海斯勒应该就不会如此描述了吧。 在

丹东的旅馆遭遇小偷， 海斯勒完全忘记了在美国 “谁都不会去追他们” ［４］（３９４） 的意识， “我使劲地揍他

……朝他挥舞着拳头” ［４］（３９２） ， “我尤其记得自己无与伦比的愤怒， 愤怒的程度现在都让我害怕不

已” ［４］（３９４） 。 做笔录时面对警察的质疑———为什么似乎很瘦弱的小偷， 只顾狂奔而逃， 从不还手？ 海斯

勒产生不安： “既然他已经丢下了我的财物， 我为什么还会对他一顿猛揍？ 他为什么丝毫没有反

抗？” ［４］（４０２）令海斯勒不安的， 或许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对中国底层人们的威慑力。 “徒
步长城” 和 “甲骨文” 两个故事里， 中国人不懂得保护本国文化遗产： 没有人潜心研究作为祖国象征

的长城， 百姓随意毁坏长城遗址； 在文革中被迫害的研究甲骨文的陈梦家， 甚至差点放弃博大精深的

汉字而采用拉丁字母等等。 与中国人相反， 这些事情里， 都有肩负着拯救使命的欧美人出现： 日复一

日沿长城做徒步野外考察的石彬伦， 沿长城 “且跑且走了四千公里” ［４］（４９） 并成立 “国际长城之友协会”
的英国地理学家威廉·林赛、 编辑陈梦家网站的匈牙利人 Ｉｍｒｅ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 中国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

“浅薄意识” 被他批驳， 欧美人的 “执着与睿智形象” 也随之树立起来。
中国之外， 在尼泊尔从事志愿工作的和平队队员纳吉夫， 在落后的山区为当地修建水利设施， 利用

美国辛苦募捐而来的钱修建学校， 从事有机农业。 “当地的人们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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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看作是恒河之源的湿婆神。 老人们一边拧水龙头一边说道 ‘这都是他赐给我们的。’ ” ［４］（５６） 来自发

达国家的纳吉夫和当地人合作， 也会被评价为 “这么一个美国人竟敢如此信赖卡纳马嘉这么一个没怎

么读过书的人” ［４］（６１） 。 纳吉夫的父母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从印度移民到美国定居， 属于吠舍阶级， 但是在尼

泊尔， 人们只将他看作美国人。 他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帮助， 是伟大的援助之举， 却也是优越阶级

才能办到的。 混迹于日本黑道的美国人杰克·阿德尔斯坦， “扮演犯罪报道记者的角色” ［４］（２１０） ， 在险象

环生的黑社会里混得如鱼得水， 其原因正如黑帮中人所述： “他不用考虑那样的禁忌或者界线……如果

他是日本人， 现在早就没命了”。［４］（２０９） 外来者， 尤其是发达国家的 “外来者” 之牌， 总是这些人的护

身符。
海斯勒和这些进入他国的欧美人都自愿远离家乡， 将自己放逐， 他们旅行、 工作、 融入当地的生

活， 他们看似在竭力隐去自身的帝国性， 却无时无刻不在他们看待当地事物的眼光和他们的行动中体

现着他们作为帝国飞散者的优越性。 这些记述在书中的故事， 时刻暗示着： 这是些奇闻， 它们与我们

欧美国家的事情不同， 我们国家的事情恰恰是这些怪事的反面。 他们在放逐中不断地重塑祖国形象，
实现着对故土帝国的再造。

然而，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帝国飞散者， 海斯勒及其记录的帝国飞散群体虽在无意识情况下体现

出自身的优越感， 但他们又能主动地融入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接受当地同化， 模仿并采用当地的方

式做事， 逐渐将自身塑造为 “混血儿”。 这从和平队的创建目的中就可见一斑： “和平队从一开始就被

描述成对外事务的帮手， 不过他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培养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４］（１８５） “它变成了

唯一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４］（１７７）这些欧美人在异国他乡看着一个个异于自己的他者在

自己面前展现， 他们努力了解当地， 了解即是获知， 是明白， 在一定的积累之后， 这种了解逐渐被内

在化， 最终在某种情形下， 他们的言行便和当地的人们趋于一致。 “奇石” 一节故事中多次体现了这一

点。 和平队志愿者麦克·高提格就俨然成为了一个被中国人称赞的喝酒好手， 他甚至学会了像四川的

农民们那样用牙齿打开啤酒瓶盖，［４］（１８２） 即使后来回到美国， 成为由哥伦比亚大学负责主办的 《亚洲法

律》 杂志总编辑后， “他脸上依然带着一丝源于中国的表情———略显震惊、 不知所措、 难以适

应”。［４］（１８７）在 ４ 次大小交通事故之后， 海斯勒完全学会了中国人处理事故的方式。 屡次损坏汽车出租公

司的捷达汽车之后， 他起初的不安与诚心诚意愿意赔款的心态逐渐演变为 “我是他们的老顾客” 这种

中国人惯用的贪图便宜的心态， 然后让事情不了了之。 原本认为交通事故后应该按正规手续理赔的海

斯勒， 更学会了像中国人一样 “通常在大街上用现金当场解决问题”，［４］（２３８） 在大街上讨价还价， 气势汹

汹， 理直气壮。 十多年之后， 海斯勒载着大量的中国家具回到美国西部落基山小镇， 同样回去的， 还

有他在中国养成的生活习惯和一些思想理念。 “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谋划， 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 我的

这种习性越发糟糕， 因为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活在当下”，［４］（３４２） 他更将在落基山偏僻小镇落户视为在实

现自己 “中国版的美国梦”。［４］（３４５）或许正是从中国人顺从地面对生活的角度出发， 美国铀旯湾镇的故事

才能被提倡环保与健康的发达国家的人们所理解。 环保人士宣称铀污染会引发肺癌等诸多疾病， 铀旯

湾镇人们却热爱着那里的生活， 喜欢户外运动， 坚决否认铀会危害健康， 即使在被政府强迫搬离之后

仍每年回来举行野餐聚会， 怀念当年生活的美好。
正如海斯勒在序言中提到的发明了 “创造性口吃” 的美籍华人牛康民一样， 这些帝国飞散者们在

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内在了的异国文化思想中生活着。 他们用优越的眼光审视他乡事物， 隐约地对那

些他们眼中奇怪的事情说着 “不”， 甚至时不时地充当起拯救他人的使命。 但他们对当地文化探究得越

深入， 也就越容易被同化， 进而开始无意识地模仿， 直至在某些方面成为当地文化中的一员。 外来者

的身份和 “本地人” 的身份相融合， 在必要时刻巧妙利用， 帝国飞散者们比第三世界飞散者们在自身

身份重新定位上更具主动性， 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 “混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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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故土飞散： 飞散理论的纵轴

颠覆传统理论中飞散群体必须是背井离乡的， 故土飞散者生活在自己的故土家园， 有的甚至从未

跨出国门， 却同样遭遇多种文化冲击。 在科技， 尤其是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 不同国家民族间的

交流更加便捷与频繁。 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增强， 外界 （尤其是

发达国家） 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突然大量涌入， 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造成极大的冲击。 他们的生

活、 精神状态发生巨大而迅速的变化， 他们处在本国传统与外来思想的夹缝中， 面临自我身份的重新

定位。 他们被迫跨出本国传统生活几千年来早已设定好的人生轨迹， 带着无尽的迷茫重新摸索人生道

路。 与传统的第三世界飞散群体相比， 他们在本国土地上面对着上述种种问题， 本文在此将这类人定

义为 “故土飞散群”。 这些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生活在自己的家园故土， 却同传统的飞散群体一样

要面对文化冲击、 重新审视自我并寻求文化认同出路的现象， 这即是本文要提出的概念： 故土飞散。
故土飞散可谓对诸多飞散概念的补充， 也可以说是飞散概念里的一条纵轴。 借用数学上的三维坐

标来说明： 如果说传统概念里的第三世界飞散群强调人们地域上的流动， 是横向的散播， 像是在一个

二维的平面上平移， 关注的只是位置的变化； 那么故土飞散研究的则是人们精神、 文化以及思想因时

间而引起的变化， 是历史发展过程中， 某一地域的人们因时代变化， 不断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导致的对

自身文化的重构。 故土飞散就像是三维坐标里的纵轴， 为传统的飞散概念引入时间变化的因素。 它强

调人们在某一既定地域上所遇到的因时代变迁和外来文化冲击而导致的一系列思想、 文化上的改变。
故土飞散所说的时间， 更强调当下与将来， 强调当今的全球化背景， 它与童明在 《飞散的文化和文学》
一文中提到的时间性不同：

飞散者的根是文化的根， 也是历史的根。 许多飞散群体以其民族经历的历史灾难作为力量

的凝聚。 ……在后殖民的世界上， 殖民历史的种种创痛回忆幽灵似的随飞散者旅行； 飞散者在

西方国家的生活经历有时提供条件， 促成受压迫情绪复现， 以暗恐心理形式出现。［４］（１０）

童明所述飞散者的 “时间性” 或 “历史” 指飞散者的文化根源， 是过去的经历， 往往是悲惨的、
灾难性的苦难经历， 强调的是过去的经历对现在的影响。 故土飞散强调的时间概念与此不同。 故土飞

散的 “时间” 是指现在和将来的时间， 注重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 人们或盲目迎新， 或失去自我方向，
或摸索着寻求平衡的过程。 《奇石》 这本书中有关中国的故事尤能阐释这一概念。

２０１１ 年海斯勒的 《寻路中国》 出版时， 柴静就曾称赞海斯勒写出了我们当今中国人所熟视无睹的

中国， 以及一种亲切的酸楚感——— “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
不管你知不知觉， 承不承认”。［５］ “酸楚” 正是处在改革与发展中的中国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他们迥异

的反应和行动值得人们思考。 这种例子在 《奇石》 中比比皆是。 一个个大大的 “拆” 字给众多北京胡

同带来厄运， 在急切的现代化进程中， 人们摈弃传统， 追求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承载了几千年老北京

人情味的胡同寿终正寝， 人们 “毫无反抗地搬走了”，［４］（２５） 他们顺从地忘记过去， 麻木地接受着未来，
似乎一切都是程式； 他们恪守规则， 按部就班地生活。 极为相似的是三峡库区的移民们， 只是多了几

分对未来的盲目渴望。 大部分人无奈但顺从地接受背井离乡的命运， 搬至政府新建的移民住宅区， 甚

至迁往外省， 他们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 因为如果不修大坝， 这些贫穷的人们 “还得再等上五十年才

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４］（１４１）对于环境保护、 山体滑坡等问题， 他们视而不见， 只想抓住眼前的机会，
“政策经常在变……人们觉得改革是一次机遇。 大家都要抓住这个机遇， 因为那可能又不会长久。［４］（１４２）

突然看到外面世界的中国人， 上到政府有关部门， 下至百姓都是盲目的， 就如同第三世界飞散者一样，
只想瞬间丢掉过去的一切， 换上全新的面孔。

类似艾米莉这样的由内地城乡来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是故土飞散者中的代表。 深圳突然间由小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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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为经济特区， 人们的精神赶不上经济与物质的爆炸式发展。 迅速发展的深圳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

来追寻梦想， 他们拿到比内地多得多的工资， 他们急切、 好奇地望向国门之外， 被外来文化卷席， 甚

至连根拔起， 致使他们迷茫无措。 深圳有着当时相对闭塞的内地所没有的自由与开放， “一帮帮小伙子

肆无忌惮地高声交谈， 一群群女孩子开怀大笑。 很少看到家庭或是小孩。 基本上看不见老人。 这就是

深圳的自由———这里没有陈规， 也没有过去， 大家都远离家人”。［４］（１１２） 这个城市似乎一瞬间洗刷掉了所

有传统的束缚， 但在突如其来的自由面前， 人们又手足无措了， 正如艾米莉所说： “人们太忙于赚钱，
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４］（１０８） “深圳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每个人都很焦虑———无法找到平

静”。［４］（１２２）然而在金钱、 感情、 毒品、 赌博以及性方面， 年轻人们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即便

认为深圳比中国其他地方性开放是件好事， 艾米莉仍会说： “但不应该越过一定的界线……跟传统道德

有关。” ［４］（１１９）在深圳的这群人是某种程度上的故土移民， 他们虽然离开故乡来到外来思想大量涌入的沿

海城市， 但他们没有踏出国门、 没有直接处在西方文化之中， 他们所认为的 “来自西方社会” 的思想

观念并不完全是西方文化， 而是一种在本国长久的压抑中生活太久、 突然得到自由时产生的无节制释

放和混乱。 他们在这种混乱中挣扎， 既要自由， 又对背弃传统的做法诚惶诚恐。 与第三世界飞散者相

比， 他们背负着更沉重的历史传统， 他们身在故土， 处在自身文化传统之中， 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会受

到更大的传统道德束缚。
另有一些故土飞散者， 他们踏出国门去学习先进技术并受某些品质的感染， 为的是回故土， 以一种

中国式的创造性的形式发展。 他们已经找到平衡， 摸索到出路。 地处内陆的芜湖市， 本没有特色产业、
没有自己的品牌， 却 “通过向外国人学习， 但保持控制权的方式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矿企业”，［４］（３０２）

充分利用中西方各自的优势， 取他人之长， 拿来为己所用。 “就像学画画。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画出自己

的得意之作———你只得临摹他人的画作”。［４］（３１１）在竞争、 学习中， 甚至不惜采用一些违规之举， 得到国

外厂商的设计机密。 精明、 敢于冒险、 拥有进取心的芜湖人 （奇瑞汽车公司） 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汽

车出口商。 海斯勒写道： “我在中国生活得越久， 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

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 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

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 ［４］（３１４）这种 “走出去—引进来—发展自我” 的人们是本文故土飞散者的又一

特征。 他们机智地选取外界文化中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 果断拿来， 与本土融合， 最终塑造出强大的

自我。 占据地理优势的温州人， 眼光一直瞄准国外， 他们不仅务实而勤劳， 且更具有国际化眼光， 甚

至 “带着诸多美国文化的影子”。［４］（３８５） 温州人清楚自身优势， 了解国外市场需求，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任何人无需离开大陆， 便能在温州发现其与传统计划经济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诸多东西”。［４］（３８５） 当美国

人对经济危机产生恐慌的时候， 温州人依然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顺势而为的心态： “如果全世界都在走

下坡路， 我们不过是跟着走下坡路而已， 那么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４］（３９１） 他们不慌不忙， 在

中外文化的交融中从容淡定、 游刃有余。 丽水画匠陈美子是另一个充分利用外界资源发展自我的例子。
在全球互联网浪潮的影响下， “丽水很难看到外国面孔……城内的国际化面貌却比比皆是”。［４］（３２１） 陈美

子接收来自海外的要将照片转化成油画的订单， 她手中描绘着异国风情， 却 “从不认为有必要与外部

世界发生深层次的关联”。［４］（３２７）作为全球互联网络一端的劳动者， 她没有受到伤害， 更没有迷失方向。
她通过市场窥探着零星的、 碎片式的遥远的国度， 同时将自己的文化信仰与外来文化区分得一清二楚，
日子过得舒心静谧。 身处故土， 通过现代化手段了解外界、 获取信息， 又巧妙地将外界的资源拿来为

我所用， 这类人是故土飞散者中最为成功的典范。

三、 结 　 　 语

“ ‘奇石’ 指的是任何形状类似其他物品的石头”。［４］（１７２）飞散者们就似这奇石， 在 （下转第 １３４ 页）

８２１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４ 卷

［３］ 顾佩娅 􀆰 多媒体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 ［ Ｊ］ 􀆰 外语界， ２００７ （２）： ２－８􀆰

［４］ 郑大伟 􀆰 基于项目的远程协作学习研究 ［ Ｊ］ 􀆰 电化教育研究， ２０１０ （６）： ７５－７７􀆰

［５］ Ｙａｎｇ Ｊ􀆰 ， Ｈｕｉｊｕ Ｙ􀆰 ， Ｃｅｎ Ｓ􀆰 －Ｊ􀆰 ， Ｈｕａｎｇ 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ｍｏｏｔｈ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４， １７ （３）： ２０８－２２１􀆰

［６］ Ｈｏｐｐｅｒ Ｓ􀆰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ｉｄ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 ＴｅｃｈＴｒｅｎｄ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５８ （３）： ７８－８９􀆰

［７］ Ｄｕ Ｘｉａｎｇｙｕｎ， Ｓｕ Ｌｉｙａ，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ｌ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Ｂ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６１： ８０－８８􀆰

［８］ Ｇｒａａｆｆ Ｅ􀆰 ， Ｋｏｌｍｏｓ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１９ （５）：

６５７－６６２􀆰

［９］ Ｐａｙｎｅ Ｆ􀆰 ， Ｇｏｏｄａｙ Ｍ􀆰 ， Ｃｏｕｔｔｓ， Ｎ􀆰 ，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ｖｉｄ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ｅｒａ􀆰 ａｃ􀆰 ｕｋ􀆰 ／ ｄｏｃｓ ／ ２００６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０６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１０］ Ｋｒｅｓｓ Ｇ􀆰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ａｇｅ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

［１１］ Ｒｅｎｏｖ Ｍ􀆰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３􀆰

［１２］ Ｈａｆｎｅｒ Ｃ􀆰 Ａ􀆰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 ［ Ｊ］ ．

ＴＥＳＯ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４， ４８ （４）： ６５５－６８５􀆰

［１３］ 张法科， 赵婷 􀆰 合作学习理论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 Ｊ］ 􀆰 外语界， ２００４ （６）： ４６－５０􀆰

［１４］ Ｃｏｎｎｉｅ Ｋ􀆰 Ｆ􀆰 Ｎｇ，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Ａ􀆰 Ｈａｆｎ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３ （１）： ３－１８􀆰

［１５］ Ｓｗａｎ Ｋ􀆰 ， Ｈｏｆｅｒ Ｍ􀆰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ｒｅａ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ａｓ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ｋ ［ Ｊ］ ．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４１ （１）： １３３－１７５􀆰

［责任编辑： 高辛凡］

􀥊􀥊􀥊􀥊􀥊􀥊􀥊􀥊􀥊􀥊􀥊􀥊􀥊􀥊􀥊􀥊􀥊􀥊􀥊􀥊􀥊􀥊􀥊􀥊􀥊􀥊􀥊􀥊􀥊􀥊􀥊􀥊􀥊􀥊􀥊􀥊􀥊􀥊􀥊􀥊􀥊􀥊􀥊􀥊􀥊

（上接第 １２８ 页） 文化交融中被塑造成各式各样的形状。 帝国飞散者们无意识地保留优越感的同时， 也

会主动接受同化， 为自身构建起混合身份， 在恰当的时刻选择恰当的身份， 周旋于故土、 他国。
无需跨越国界， 在当今通讯科技帮助下， 在故土上迎来外国文化冲击的故土飞散者们挣扎于传统

与外来文化之中， 有的盲目求新， 有的迷失了自我， 更多的已寻得独特的出路。 海斯勒在开罗为此书

作序时写到： “我又搬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开始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 有时， 这感觉令我喘不过气

来， 有时， 它又让我如归故里。” 他本人就是一粒飞散的种子， 游历各国， 吸收、 融合着各种文化， 日

益丰盈， 以其特有的方式繁荣灿烂。

参考文献：
［１］ 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 西方文论关键词 ［Ｍ］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１３􀆰

［２］ 张德明 􀆰 流浪的缪斯———２０ 世纪流亡文学初探 ［ Ｊ］ 􀆰 外国文学评论， ２００２ （２）： ５７􀆰

［３］ 童明 􀆰 飞散的文化和文学 ［ Ｊ］ 􀆰 外国文学， ２００７ （１）： ８９－９９􀆰

［４］ ［美］ 彼得·海斯勒 􀆰 奇石 ［Ｍ］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５􀆰

［５］ ［美］ 彼得·海斯勒 􀆰 寻路中国 ［Ｍ］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１􀆰

［责任编辑： 高辛凡］

４３１


